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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以来，电子科技领域先进制造业高度集中于东亚地区，这是个很有意思

的现象。

东亚模式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吸引外资和技术，利用高储

蓄率支撑超大规模投资，依托教育体系培育高素质劳动力，借助区域协同构建高效产

业链，最终通过本土市场反哺技术升级。这一模式在全球化红利期取得了巨大成功。

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各种贸易摩擦、技术封锁，上市公司纷纷布局东南亚和美

洲，产业转移似乎又在发生。投资者难免会对“逆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重构产生一

些担忧。

最近阅读了许倬云先生的《万古江河》，有所感触。从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的角

度去观察，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优势。中国的大国工业化能够

一骑绝尘并非偶然，其驱动力可能深植于东方文明的生存逻辑与发展智慧之中。

集 体 协 作 的 精 神 内 核

在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崛起的起步阶段，国家主导的产业战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政府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引导资源集中，政府与企业形成“发展型联盟”，这种聚焦

式投入避免了资源分散，形成技术突破的“临界点效应”，是相关产业能够得以启动

和不断壮大的重要支撑。

这种制度韧性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也是半导体等先进制造产业难以在其他经济

体复制的核心原因之一。东亚历史上长期存在“政府主导社会资源”的传统，儒家文

化观念也使民众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计划具有较高接受度，减少了政策推行的阻力。

从商周时期的井田制到秦朝的都江堰、隋朝的大运河，公共工程的建设始终需要

宗族、部落乃至国家层面的资源整合。这种“水利社会”的生存逻辑，逐渐演化出传

统社会体系中的“超稳定结构”——以行政体系为纽带，将分散的个体劳动力组织成

高效协作的集体，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惯性。这种传统塑造了中国社会“自

上而下规划 + 自下而上执行”的协作基因，为现代制造业的规模化奠定了基础。

半导体制造需要超大规模资本投入，7nm 以下制程产线单厂投资超 200 亿美元，

这是规模经济的竞争，只有具备大规模集体协作能力的国家才能承担。此外，这种高



强度投资需要高储蓄率支撑，传统文化中的节俭观念使东亚国家储蓄率长期高于西方，

高储蓄为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研发提供了低成本资金来源。

儒 家 文 化 的 秩 序 红 利

传统科举虽以经学取士，但其建立的标准化考核体系与知识垂直流动通道，为现

代工程师社会奠定组织基础。贤能制的文化传统逐步演化为现代 STEM 教育优势。

2023 年东亚地区 STEM 毕业生占全球 58%，形成半导体产业的“人才水库”。韩国

三星“工科优先”的晋升文化、日本年功序列制中的技术等级，都是儒家秩序的现实

表现，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儒家文化强调“家国同构”，个体价值的实现往往与集体目标绑定，形成社会协

作的高效网络。这种文化在现代制造业中体现为产业链协同和人才集体攻关的优势，

在现代科技竞争中展示出强大生命力。

漫长历史形成的艰苦耐劳的品格和克己复礼的纪律精神，在现代制造产业中，能

够有效降低管理成本，并加速将创新成果工程化。与更加崇尚个性和自由的文化环境

相比，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纪律精神在标准化执行与精密协作方面似乎更有优势，这也

为中国制造业崛起提供了强大的执行力。

中 国 供 应 链 的 强 大 韧 性

放眼全球，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是无与伦比的，但它的分布却很不平衡，目前为

止只发生在西欧、美国和少数几个亚洲国家。这说明，能够大规模承接“产业链转移”

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壁垒，需要同时满足地理、人口（人口结构、教育和信仰）、法治

和自由市场环境、稳定清朗的政府、能源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体系、社会制度、资

本要素等多重条件。

在全球产业版图中，从造船、PX-PTA 等规模工业，到芯片制造、面板、消费电子、

锂电池、光伏等新兴产业，东亚地区都处于近乎垄断的地位。尤其最近 20 多年来，中

国工业化浪潮又加速了日韩向中国大陆的转移，在中国的两大三角洲、漫长海岸和广

阔的腹地上，形成了从基础材料到中间品再到工业产成品极其完整和高效的产业集群。

中国供应链的超大规模和网络效应，本身已形成了强大的竞争优势，难以撼动。



庞大产业链驱动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而知识型经济和创新的公共品属性又进一步

放大了规模经济效应。当前，机器人和 AI 技术正在重塑产业布局，大大降低了生产活

动对劳动力的依赖，并增加了对资本和技术的依赖，传统意义上制造产业的转移路径

可能会因此而改变。中国制造的优势并没有被弱化，反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显著增

强了话语权和竞争力。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有可能系统性的提升制造业资产的估值水

平。

中国工业崛起的本质，是文明型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显现。其壁垒体系并

非单一要素优势，而是历史积淀、文化特质、制度韧性、技术创新的综合反映。这种

“超稳定工业生态”在应对贸易摩擦、技术封锁等挑战时，展现出独特的抗压能力。

中国工业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引领”，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从“跟跑”到

“领跑”的质变，并以一种深刻而内在的方式提振士气。这也是我们长期看好中国先

进制造能够持续繁荣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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